祛除浮躁 清静寡欲 重拾读书乐趣
武进区夏溪小学 许荣美

读完《读书人和教书匠》后，便对作者说自己的文章“等将来出版了，你就能看到了。”这份充满自信之语所钦佩；为作者多年来浸润书香、品味读书之乐而喝彩；为作者手执教鞭也能自觉读书的那份良知的坚持、执着而震撼。较之这位为读书“自觉”“执着”“自豪”的老师，我扪心自问：你也是一位怀揣美好梦想的人民教师，你有他那份读书的执着吗？没有！你有他那种沉浸书香的快乐吗？没有！你有他那种漫不经心的自觉吗？也没有！真是惭愧至极！
其实细细想来，我也曾有过手不释卷的时候。记得小学五六年级，我的家境非常贫困，别说买书，就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。数学成绩不怎样，但语文成绩在班内名列前茅，作文还常被老师当范文讲评。这大概都缘于我喜欢读书吧。那时，同学们家境都不富裕，课外书寥寥无几。所以谁如果有一本新书那可是奢侈品了。课间，一双双眼睛闪闪发亮地注视着那本新书，可羡慕拥有新书的同学啦。我便利用我的权威——语文课代表下达命令：“你看完，必须让我先看！”终于拿到这本日期夜盼的书，那读书的劲儿真可用“如饥似渴”来形容了。一本新书，传到后来，书皮破了，掉了。最后用一两粒糖就能从别人那儿换过来，变成了我的宝贝。
平时，一吃完饭，我们几位女生就在摘抄精彩语句。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巴金的《繁星》、《海上日出》。虽然当时对巴金写文章时的心境懵懵懂懂，但十分佩服巴金的妙笔生花，竟能写出这么生动优美的文章来。这两篇文章我一字不落地抄在小本上。只要写到星星、太阳我都会乐此不疲地用上这些描绘星夜、日出的语句。
想到这些，总有说不出的心酸，因为贫穷，连书都看不起，但却嗜书如命，能收获读书的乐趣。自己儿时的愿望没能实现，总想竭力满足下一代阅读的欲望。孩子喜欢看杨红樱的《淘气包马小跳》和郑渊洁的《皮皮鲁总动员》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股脑儿都买下堆在儿的书柜里。高高的书柜里塞满儿子的书。看着孩子咬着手指，津津有味地看着书，别提多欣慰，多幸福了！
初中倒没有多少空闲阅读课外书籍。冬天同学们三五成群地淹没在长满野草的操场上拼命地背课堂笔记，应付考试。阳光充裕，背得直发困。这些便是仅存的记忆。初中的学习生活应该是纯粹的读书吧。
师范学习期间可以说是我阅读的巅峰时期。常州师范图书馆藏书丰富，每天下午一节课后是自习时间，我便从馆内借来中外名著美美地读着。师范三年，不但在文学鉴赏课上赏析文学作品，还有幸阅读了梦寐以求的《红楼梦》，为贾宝玉和林黛玉凄美爱情而落泪；《飘》的斯嘉丽桀骜不驯、不屈不挠的女强人形象让我敬佩；《欧也妮葛朗台》中的葛朗台凶狠残忍、吝啬成癖的资本家形象令我憎恶……畅游在书的海洋里，尝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。感谢三年的师范生活，让我尽情地畅游在书的海洋里，尝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，我多少也受到些文学的熏陶。

有一篇文章《非雪天不能读书》，作者常常思忖“为什么我一回忆起读书的生活，总是想到哪些苦寒的雪天？难道我就没有杨柳岸边书相伴的日子吗？”他提到“近年来读书已成消遣，早期的锐志没有。”现在已工作十几年的我何尝又不是呢？许多书买来，一堆一堆还没翻过，有的只是懒懒的翻几页，它们便被冷落在书柜里。看着那一本本精美、厚重的书。我便想起社会上一些胸无点墨的假文人，买一些装帧豪华的四书五经、中外名著、书画作品来装点门面，以炫耀自己是饱读诗书、学识渊博之士。我倒怀疑起自己买书的用意来。现在总以“工作忙、家务多”为借口少读书，课堂教学语言便逊色多了。有一次进校长室，竟然发现卞校长桌上有一本《论语》，已翻阅一半。现在除了考生研究《论语》之类古文，像卞校长如此感兴趣的可谓少之又少了。无怪乎校长的课堂教学行云流水，妙口生花了。他的学生也一定受益匪浅吧。
鲁迅说过“我把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学习上。”我想我们要把聊天的时间用在读书上，要把应酬的时间用在读书上，要把看电视剧的时间用在读书上……清静寡欲，祛除浮躁，将平日想读而无暇读的书逐本读过去，或者将一年中零零散散读过的书全翻出来重读一遍，重拾读书的乐趣。
